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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承志致蔣經國公開信 
1982 年 7 月 24 日 

 

經國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遙。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載。幼時同袍，蘇京把

晤，往事歷歷在目。惟長年未通音問，此誠憾事。近聞政躬違和，深為懸念。

人過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攝。 

 

三年以來，我黨一再倡議貴我兩黨舉行談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國統一大業。

惟弟一再聲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余期期以為不可。世交深情，於

公於私，理當進言，敬希詮察。 

 

祖國和平統一，乃千秋功業，臺灣終必回歸祖國，早日解決對各方有利。臺灣

同胞可安居樂業，兩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離之痛，在台諸前輩及大陸去台人

員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於亞太地區局勢穩定和世界和平。 

 

吾弟嘗以“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自勉，倘能於吾弟手中成此偉

業，必為舉國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國家，名留青史。所謂“罪人”之說，實

相悖謬。局促東隅，終非久計。明若吾弟，自當了然。如遷延不決，或委之異

日，不僅徒生困擾，吾弟亦將難辭其咎。再者，和平統一純屬內政。外人巧言

令色，意在圖我臺灣，此世人所共知者。當斷不斷，必受其亂。願弟慎思。 

 

孫先生手創之中國國民黨，歷盡艱辛，無數先烈前仆後繼，終於推翻帝制，建

立民國。光輝業跡，已成定論。 

 

國共兩度合作，均對國家民族作出巨大貢獻。首次合作，孫先生領導，吾輩雖

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輩身在其中，應知梗概。事雖經

緯萬端，但縱觀全域，合則對國家有利，分則必傷民族元氣。 

 

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責難謝。雙方領導，同窗摯友，彼此相知，

談之更易。所謂“投降”、“屈事”、“吃虧”、“上當”之說，實難苟同。

評價歷史，展望未來，應天下為公，以國家民族利益為最高準則，何發黨私之

論！至於“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云云，識者皆以為太不現實，未免自欺欺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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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義之真諦，吾輩深知，毋須爭辯。所謂臺灣“經濟繁榮，社會民主，民

生樂利”等等，在台諸公，心中有數，亦毋庸贅言。試為貴黨計，如能依時順

勢，負起歷史責任，毅然和談，達成國家統一，則兩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共圖振興中華之大業。否則，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識之士，慮已及此。事

關國民黨興亡絕續，望弟再思。 

 

近讀大作，有“切望父靈能回到家園與先人同在”之語，不勝感慨系之。今老

先生仍厝於慈湖，統一之後，即當遷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廬山，以吾

弟孝心。 

 

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順的心，擴大為民族感情，去敬愛民族，奉獻於國

家。”誠哉斯言，盍不實踐於統一大業！就國家民族而論，蔣氏兩代對歷史有

所交代；就吾弟個人而言，可謂忠孝兩全。 

 

否則，吾弟身後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吾弟一生坎坷，決非命運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系於一念之間。 

 

當今國際風雲變幻莫測，臺灣上下眾議紛紓歲月不居，來日苦短，夜長夢多，

時不我與。盼弟善為抉擇，未雨綢繆。“寥廓海天，不歸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懷舊，如弟方便，余當束裝就道，前往臺北探望，並面聆諸長

輩教益。“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遙望南天，不禁神馳，書不

盡言，諸希珍重，佇候複音。 

 

老夫人前請代為問安。方良、緯國及諸侄不一。 

 

順祝 

 

近祺！ 

 

廖承志 

1982 年 7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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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齡给廖承志的公開信 
 

承志世姪： 

 

七月廿四日致經國函，已在報章閱及。經國主政，負有對我中華民國賡續之職

責，故其一再聲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乃是表達我中華民國、中華民

族及中國國民黨浩然正氣使之然也。 

 

    余閱及世姪電函，本可一笑置之。但念及五十六七年前事，世姪尚屬稚

年，此中真情肯綮，殊多隔閡。余與令尊仲愷先生及令堂廖夫人，曩昔在廣州

大元帥府，得曾相識，嗣後，我總理在平病況貼危，甫值悍匪孫美瑤在臨城綁

劫藍鋼車案後，津浦鐵路中斷，大沽口並已封港，乃祇得與大姊孔夫人繞道買

棹先至青島，由膠濟路北上轉平，時逢祁寒，車廂既無煖氣，又無膳食飲料，

車上水喉均已冰凍，車到北平前門車站，周身既抖且僵。離滬時即知途程艱

難，甚至何時或可否能如期到達目的地，均難逆料，而所以趕往者，乃與總理

之感情，期能有所相助之處，更予二家姊孫夫人精神上之奧援，於此時期中，

在鐵獅子胡同，與令堂朝夕相接，其足令余欽佩者，乃令堂對總理之三民主

義，救國宏圖，娓娓道來，令余驚訝不已。蓋我國民黨黨人，固知推翻滿清 

，改革腐陳，大不乏人，但一位從未浸受西方教育之中國女子而能了解西方傳

來之民主意識，在五十餘年前實所罕見。余認為一位真正不可多得之三民主義

信徒也。 

 

再者，令尊仲愷先生乃我黃埔軍校之黨代表，夫黃埔及我總理因宅心仁恕，但

經多次澆漓經驗，痛感投機份子之不可恃，決心手創此一培養革命精銳武力之

軍校，並將此尚待萌芽之革命軍人魂，交付二人，即是將校長之職，委予先總

統，以灌輸革命思想，予黨代表委諸令尊，其遴選之審慎，自不待言。觀諸黃

埔以後成效，如首先敉平陳炯明驍將林虎、洪兆麟後，得統一廣東。接著以北

伐進度之神速，令國民革命軍軍譽鵲起，威震全國，猶憶在北伐軍總司令出發

前夕，余與孫夫人，大兄子文先生等參加黃埔閱兵典禮，先總統向學生訓話時 

，再次稱許廖黨代表對本黨之勳猷（此時廖先生已不幸遭兇物故，世姪雖未及

冠，已能體會失怙之痛矣。） 

 

    再次言及仲愷先生對黃埔之貢獻時，先總統熱淚盈眶，其真摯慟心，形於

詞色，聞之者莫不動容，諒今時尚存之當時黃埔學生，必尚能追憶及之。余認

為仲愷先生始終是總理之忠實信徒，真如世姪所言，為人應「忠孝兩全」，倘謂

仲愷先生乃喬裝為三民主義及總理之信徒，而實際上乃為潛伏國民黨內者，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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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兄非有虧忠貞；若仲愷先生矢心忠貞，則豈非世姪有虧孝道耶？若忠孝皆納

（註「納」為不任事與不足之意）。則廖氏父子二代對歷史豈非茫然自失，將如

何作交代耶？此意尚望三思。 

 

再者在所謂「文化大革命」鬥臭、鬥垮時期，聞世姪亦被列入鬥爭對象，虎口

餘生，亦云不幸之大幸，世姪或正以此認為聊可自慰。 

 

    日本讀賣新聞數年前報導，中共中央下令對全國二十九省市，進行歸納，

總結出一「正式」統計數字，由一九六六年開始，到一九七六年十年之內，被

迫害而死者有二千萬人，波及遭殃者至六億人。雲南省、內蒙古等地，有七十

二萬七千名幹部遭到迫害，其中三萬四千人被害致死。 

 

    「北京日報」亦曾報導，北京市政府人員在「文革」中，就有一萬二千人

被殺，共黨高層人物，如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人，均以充軍及饑餓方式迫

死，彼等如九泉有知，對大量幹部自相殘殺，豆箕相煎之手段，不知將作何想

法？毛澤東老奸巨黠，為其個人之尊榮，使盡屠沽流寇作風，歷史將如何評

判？須知嘉興南湖十二共黨首領中之陳公博、周佛海最後雖自毀個人歷史，均

尚能漸悟蘇聯式共產主義草菅人命，殘暴行為，正禍及全國，乃自動脫黨。三

十餘年來，大陸生靈塗炭之鉅，尤甚於張獻忠、李自成數十百倍，未知世姪有

動於衷乎？昔黃巢磔殺八百萬，聞者莫不咋舌，外人且以其較俄帝伊凡之畜生

行為尤甚。今自共黨在大陸僭政以來，美國時代雜誌即曾統計遭其殺戮迫害而

死者近五千萬生命，以此數額與全世界殺人魔王相比擬，彼等均有遜色，毛酋

變本加厲，確如斯魔名言，「一人死可悲，千萬人死乃一統計。」世姪所道「外

人巧言令色」，旨哉斯言，莫非世姪默詆奸邪之媚外乎。 

 

    相對言之，中華民國開國以還，除袁世凱之卑鄙覬覦野心失敗外，縱軍閥

時代，亦莫敢竄改國號，中華民國自國民政府執政以還，始終以國父主義及愛

國精神為基據，從未狎褻諛外，如將彼等巨像高懸全國，靈爽式憑，捧為所宗

者，今天有正義感之猶太人尚唾棄其同宗之馬克斯，及共黨竟奉之為神明，並

以馬列生義為我中華民國之訓條，此正如郭沬若宣稱「斯太林是我的爸爸」實

無恥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嘔。 

 

    國學大師章太炎為陳炯明撰墓誌，謂我總理聯俄容共鑄成大錯，中國共產

黨曲解國父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民族之要旨，斷章取義，以國父容共一詞為

護身符，因此諱言國父批牘墨跡中曾親批「以時局誠如來書所言，日人眼光遠

之人士，皆主結民黨，共維東亞大局；其眼光短少之野心家，則另有肺腑也；

現在民黨，係聯日為態度。」此一批示顯見：（一）總理睿知，已洞察日本某些

野心家將來之企圖；（二）批示所書「現在」民黨當以聯日為態度，所言即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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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依國家之需要而定，聯日聯俄均以當時平等待我為準繩。當時日本有助我之 

同情心，故總理乃以革命成功為先著，再者毋忘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有對中

山先生肝膽相照之日本信徒為我革命而犧牲者。世姪在萬籟俱寂時，諒亦曾自

忖一生，波劫重重，在抗戰前後，若非先總統汴仁念舊，則世姪何能脫囹圄之

厄，生命之憂，致尚希冀三次合作，豈非夢囈？又豈不明黃台之瓜不堪三摘之

至理耶？ 

 

    此時大陸山頭主義更為猖獗，貪污普遍，賄賂公行特權階級包庇徇私，萋

萋叠聞；「走後門」之為，也牲牲（註「牲牲」眾多也。）皆是，禍在蕭牆，是

不待言，敏若世姪，抑有思及終生為蟒螫所利用，隨時領導一更，政策亦變，

旦夕為危，終將不免否？過去毛酋秉權，一日數驚，鬥爭侮辱，酷刑蕩盡，然

若能敝帚自珍，幡然來歸，以承父志，澹泊改觀，養頤天年，或能予以參加建

國工作之機會。倘執迷不醒，他日光復大陸，則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願欣賞

雪竇風光，亦決不必削髮，以淨餘劫，回頭是岸，願捫心自問。款款之誠，書

不盡臆。順祝安謐。 

 

蔣宋美齡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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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齡 

致鄧穎超公開函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二月十六日 

 

穎超先生大鑒：數年前四人幫倒垮前後，聞先生曾幾遭險厄；甚至受怵受

逼，將至自殉邊綠，幸卒無恙。論先生在共黨中之黨齡如此資深，尚時陷於朝

不保夕之境地，令人惻然不已。近閱報載，先生在我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

表大會六十週年紀念會中曾作一次演說，追念在我總理中山先生主持下，召開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了「聯俄」「容共」（非如所言「聯共」）及「扶助

農工」三大革命政策。玆將當時決策之來源為先生道之。 

 

    按當時國家處境危殆，外則有世界列強企圖恣意瓜分中國。加之各帝國主

義藉用不平等條約之各種特權，不斷榨取我人力、物力、資源，以填其慾壑；

國內則有大小軍閥猖獗，生靈塗炭，民生凋敝。我總理深感於此，乃為求中國

在國際上享有平等待遇，呼籲世界助我自助，亦即是求取消束縛我國之不平等

條約，但世界列強猶如聾瞶，不加理會，此時僅新起之蘇聯政權，別具心裁，

予我革命基地廣東以極有限之械彈，得一箭雙鵬之收獲，當時，蘇聯政權被各

國歧視，世界地位，極為孤立，其予我一臂之助，既可博得全世界受壓迫眾生

之好感，並又可以之炫耀於列強之前，顯示蘇俄政權乃是有正義感之政權。且

在廣大之中國，順理成章樹立一將來征服世界不絕之兵源—亦即充當其炮灰之

資源。假此機會肆意吸收訓練基幹份子，以貫徹由蘇俄所控制之全世界蘇維埃

帝國藍圖之推行與實施。名利雙收，莫過於此。再者，當時大會所通過之「容

共」政策，旨在聯合國內一切反軍閥反帝國主義之力量，其實，共產黨之力

量，證之於當時所謂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由上海法租界潛逃至嘉興南湖開

會）到會者僅十二人耳。其首腦人物為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董必武及毛

澤東等，事實上，中國國民黨乃是中國共產黨之褓母。 

 

    蓋若非仰賴當時國民黨之掩護、育養，其何能成為後日之「黨」耶？且如

陳公博、周佛海等終亦認為共產黨主義不適於中國而摒棄之，由共產主義信徒

而搖身一變竟成為後日之漢奸，此亦是共產黨頭兒腦兒對主義信仰之最大諷

刺。或日：何以謂國民黨為共產黨之褓母耶？須知，當時共產黨黨員參加我黨

政軍者，事先均宣誓效忠國民黨，永矢勿渝，總理及黨中央無分彼彼此，允其

依個人志趣選擇參加，憑其資歷，委以權位。但總理已鄭重指出，共產主義不

適合於中國國情，此一最基本要旨，共產黨則對之諱莫如深，始終企圖瞞騙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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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反之，共產黨徒卻銳意陰謀成立共黨細胞於我各單位之中，擴張潛力，並

進一步攫取武力，後日之葉劍英、彭德懷、賀龍、林彪，以及過氣之小軍閥朱

德（夤緣當時江西朱培德主席之關係，得為南昌警察局長，結果釀成南昌暴

動，並攜去全部警察槍械及黨羽而遁逃），曾任廣東時代國民黨候補中央委員及

黨中宣部代部長之毛澤束等人無不先宣誓效忠國民黨，而後背叛誓言，成為反

國民黨之一羣。在所謂「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喊出「炮打司令部」「擁護

造反派」等等口號，多數人均認為共黨政權何以提倡背叛共黨之本身？及後思

之，此固毛叛逆成性之習慣也，其乖舛暴戾，猶蝓於江湖草莽倏忽無常之盜賊

行為也。此試與中外綜理國家萬機之政治家總擁有靜穆之修養與磊落之風格相 

提並論，乃適成強烈對照。諒先生定必默許余言。 

 

    回憶，前在重慶抗戰時期，曾與大姊孔夫人數度與先生聚首交談，徵詢先

生對當時抗戰問題及國家前途之展望，余二人均認為先生識解超羣，娓娓道

來，理解精透，所談及之問題均無過於偏頗之處，實我當時女界有數人才，迄

今思之，先生談話所表達者，言皆由衷歟？抑受共黨指使而飾言之歟？姑不究

其內容真偽，猶記嘗告家姊：若鄧穎超能為國家民族效一己之力，必脫穎而

出，甚至超穎而出也。又何必沈湎於被泰半理智之猶太人所不齒之德國猶太馬

克斯理論所蠱惑耶？固然，一九二零年時代馬列理論曾在俄國得手，憑藉許多

因素僥倖成功，此實由於當時一般知識份子沈醉於「時髦心理」，令馬列邪說靡

漫於知識階層，大多自認為馬列信徒或馬列崇拜者。尤其在法國，幾乎造成倘

任何人不能誦說幾句馬、列、恩教條，則必被目為白痴或非知識份子之風氣，

祇要是馬列教條，即不求甚解，「圖圄吞棗」，猶如天詔，（近日時代雜誌亦有技

述法國知識份子之盲從風氣）。加之，法國左派理論家沙特（Jean Paul Sartre ）

不時以辯證法及邏輯語彙，撰寫似是而非之文字，莠言惑眾。（近二年來已逐漸

經阿宏（Raymond Aron ）駁斥其矯偽，至於體無完膚。）周先生正在當 

時此種熱潮中留法，接受馬列理論薰陶。待李立三路線失敗後，共黨二萬五千

里流竄時期，遵義會議前夕，周先生已得有領導地位。但卒被毛澤東所奪取。

論資格、人望、能力、見解，周先生均凌駕乎毛澤東之上，本當續任共黨軍委

會主席，但在遵義不知係感於前途荊棘滿地，事不可為耶？抑被毛澤東以小小

「三面紅旗」手法使之望陷阱而卻步耶？抑雖有領袖慾而卻無領袖之毅力及自

信耶？此在齡思考中，始終為一費解之疑竇。 

 

    洎聞先生所言，謂中國共產黨人是「言必信，行必果」，此乃指所謂「文化

大革命」對同胞之信諾耶？抑指先生幾遭不幸而言耶？據所聞知，大陸人民名

「共產黨」為「破產黨」—即家破人亡之謂也。故對共產黨之言行，大陸稚子

亦已不予置信。齡近聞由大陸探親返回自由世界者云，其親戚竊告，「臺灣人民

固然反共，但更反共者，乃大陸手無武器億萬遭殃之人民也」。並命認為臺灣為

自由之燈塔，未來脫離苦海復甦之唯一希望與力量，共黨中央欲利用先生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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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宿舊關係，再次遊說，豈非有意置先生於「養媳婦做媒人」身不由己，令先

生愧赧難堪耶？近三十餘年來，共黨政權已早知無再可侵蝕金馬臺澎之復興基

地，乃重襲統戰故技。以惡言毀謗為張本，或以蜜語騙詐為武器，企達成「三

度合作」。殊不知第一次我總理寬大容共，遂使原不過五十餘人之共產黨徒，經

中國國民黨繈褓鞠育後造成騷擾動亂，凡十四年。及再次容共，乃當中日戰爭

國家存亡關頭，先總裁不究既往，誠恕相待，原望其回心轉意，以抵禦外侮為

重，豈知共黨以怨報德，趁火打劫，鑄成大陸之沈淪。二次慘痛，殷鑑昭昭，

一而再之為己甚，其可三乎？再者，先生以前若為國民黨黨員，當以同志相稱 

，若以相對立場或友誼，亦當以周夫人或鄧女士稱呼。恐嫌此乃 Bourgeois 布爾

喬亞階級之稱謂，然共產黨慣例連名帶姓相稱，恕齡礙于中國人之庭訓，對任

何人均以禮貌相待，此我中國文化之所薰陶者，諒不見怪。先生高壽已登耄

耋，當已無所恐懼。若言出肺腑，則請規勸大陸迷途諸君，「學習中山先生之榜

樣」，再次信服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復使大陸民眾，猶如臺灣同胞，享有安寧、

富裕、康樂、有希望、有前途之生活，不然，則將如李自成、張邦昌及跪於抗

州岳墳前之秦檜夫婦鐵人，永受萬世唾罵。須知今日真正之中國乃在臺灣，邯 

鄲學步，猶未晚焉。維希三思之。 

 

即此順頌   大安 

 

蔣宋美齡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二月十六日 

 

 

 

 

 

 

 

 

 

 

 

 

 

 

 

 

 

 


